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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画家阿尔道夫·门采尔为国人熟知，可能是因为一

个励志故事：一名青年画家问他，为什么我画一幅画只要一

天，卖掉它却要一年？门采尔微笑答道，你倒过来试试。果

然，这位青年画家用一年完成的那幅画，一天就卖了出去。

这个故事不知真假。但门采尔本人确实有“十年磨一剑”

的风格。他的名画《轧钢厂》就花了四年。1872~1875 年间，

他在西里西亚工业区的轧钢厂写生，画出了数百幅的速写作

品。炉火腾空，钢花飞溅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晚年的门采尔，

在谈及这幅画的创作时回忆道：“在这里，我一直处于危险

之中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轧钢的机器吞进去。”

今天人们来到柏林国家画廊，站在《轧钢厂》这幅画前，

似乎仍能感受到灼热气浪扑面而来。整个厂房到处都是铁柱、

链条、传送带、交错的齿轮……屋顶也是由或粗或细的铁柱

搭建起来，光线从天窗照射进来，黑压压的工人们在叮当作

响地干活。炽热的熔炉里喷吐着熊熊火焰，它将画面中央人

群的脸照得通红。在主流画家们还沉迷于皇家花园、王公贵

《轧钢厂》与
普法战争赔款
门采尔耗时四年画出《轧钢厂》，首次将人们的
目光带向沸腾的工业革命。这幅画的时代背景是
普法战争后德国拿着巨额赔款获得了工业腾飞，
而法国则以海外收入发行国债，用三年时间偿还
了这笔巨额赔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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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法郎应按照预备和约于 1874 年 3 月 2 日支付。自本年 3

月 2 日起，这 30 亿法郎的利息应于每年 3 月 3 日支付，计

年息 5%。最后 30 亿法郎中任何提前支付的款项自支付之日

起不再计息。”

我们今天来看《法兰克福和约》，会发现这部战争和

约也是了解当时金融工具和支付手段的史料。和约写道：

“一切支付只能在德国主要商业城市中办理并且用金、银

硬币，英国银行钞票，普鲁士银行钞票，荷兰王室银行钞票，

比利时国家银行钞票，可以流通交易的、立刻兑现的一等

本票或汇票支付。”为了防止法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，

和约还要求：“德国政府规定在法国，普鲁士银币 1 塔勒

折价 3 法郎 75 生丁，法国政府允照上述折合率以兑换两国

的货币。”

按照俾斯麦的估算，结合法国的财政、进出口税状况，

他认为 50 亿法郎会压死法国经济，至少要 25 年才能偿还。

这样，在这 25 年内，德国军队将能够占领北方六省和巴黎

各要塞并进行“军事压制”。孰料，法国无愧为列宁所称的“高

利贷帝国主义”之名，金融工具用得极为纯熟，这 50 亿法

郎不到三年就还清了。先是用阿尔萨斯 - 洛林的铁路抵消

了 3.75 亿，用国库里的贵金属支付了 5 亿（其中金币支付

了 2.73 亿，银币支付了 2.39 亿），其余部分则是发行了两

年高利率国债（约 5%），就成功从国民手中筹措了足够的

资金。德军不得不于 1873 年提前撤走。

这些国债之所以受欢迎，一方面是因为高利率；另一方

面，是因为以法国的海外收入发行。经济学家分析，受战争

的影响和赔款造成的资金紧张，法国在战后减少了投资。法

国的净出口额在赔款后迅速增加，净出口状况恢复到了原先

的正常水平。加上法国人民在战后节衣缩食，减少消费增加

储蓄，使得法国到 1877 年年底积累起的净出口值超过预计

50 亿法郎。战争赔款用国债迅速还上，而国债则通过战后

几年内的出口盈余很快补足。法国非但没有受到削弱，相反

积累起了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，为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

战埋下了伏笔。

这一切风起云涌，正是 1872~1875 年《轧钢厂》的时代

背景——尽管长年坐在火花飞溅的钢铁厂写生的门采尔和他

的银行家二代好友利伯曼，对此也许并不知晓。

妇时，门采尔用这幅画将人们的目光带向沸腾的工业革命。

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业如此红火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普法战

争。战争让德国获得了 50 亿法郎赔款和价值连城的割地——

拥有丰富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。巨额资金和丰富的矿产资

源，刺激了重工业的起飞，也造就了这幅气势磅礴的《轧钢

厂》画作。资金涌入，工业腾飞，也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。

许多犹太人在这个时期成为银行家。门采尔的好友马克斯·利

伯曼的父亲和叔父即是如此——先是纺织大亨，后转身为银

行家。

马克斯·利伯曼从小在勃兰登堡门边一座气势雄伟的

房子里长大。他的父亲从纺织商人转身为银行家。利伯曼

原本根据家人的安排，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 , 但却于

1869 年到魏玛、1872 年到巴黎学上了绘画。他没有成为银

行家，骨子里却仍有犹太人擅长投资的基因。他利用自己

继承的财富，收藏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油画作品，还将圈

中好友们的画作介绍给银行家们。前面说到的《轧钢厂》

即是一例。他将门采尔的画作推荐给自己的叔叔、同为银

行家的阿尔道夫·利伯曼。后者花 11000 塔勒买下本画，

转手即以 30000 塔勒卖给了柏林国家画廊。不过，利伯曼

一家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。纳粹上台前后，犹太人与金融

家们的境遇可想而知。

相较之下，邻国法国的金融业则兴盛许多。《轧钢厂》

描绘的德国工业的腾飞，资金主要来自普法战争后的巨额赔

款。当时，法国对德国的赔款一共 50 亿法郎。有人用其与

1901 年清政府签署的《辛丑条约》并称，《辛丑条约》的

赔偿为 4.5 亿两，分 39 年还清。而普法战争所约定的金额，

以购买力计算，相当于白银 7 亿两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就算战后不让

法国人割地赔款，他们一样会恨德国，也就无法避免未来的

战争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如趁法国战败时，尽力去压榨法国。

双方于 1871 年签署《法兰克福和约》，约定在赔偿完成之前，

德军在法国北部六省长期驻扎，防止“战火再燃”。

从最终的《法兰克福和约》文本可见，德国对法国赔

款的分批时限和支付形式均有明确规定 :“第七条 : 法国政

府机关在巴黎城内重建后 30 天内应支付五亿法郎。年内应

支付 10 亿法郎。1872 年 5 月 1 日应支付五亿法郎。最后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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